
书书书

书名：戈尔巴乔夫第一手记 （上）

出 版 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编 著：胡定乾

书 号：ISBN 7 - 81055 - 974 - 2 /F·342

电子版定价：4. 00 元

版 本：2006 年 5 月第 1 版

CIP数据核字（2006）第 086127 号



书书书

目 录

戈尔巴乔夫简介 1⋯⋯⋯⋯⋯⋯⋯⋯⋯⋯⋯

第一章 当选中央书记 3⋯⋯⋯⋯⋯⋯⋯

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3⋯⋯⋯⋯⋯⋯⋯⋯⋯⋯

语重心长的祝福 5⋯⋯⋯⋯⋯⋯⋯⋯⋯⋯⋯⋯⋯

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20⋯⋯⋯⋯⋯⋯⋯⋯⋯

游戏规则 22⋯⋯⋯⋯⋯⋯⋯⋯⋯⋯⋯⋯⋯⋯⋯⋯

第二章 往事在我心中 25⋯⋯⋯⋯⋯⋯

根 26⋯⋯⋯⋯⋯⋯⋯⋯⋯⋯⋯⋯⋯⋯⋯⋯⋯⋯⋯⋯

家族 28⋯⋯⋯⋯⋯⋯⋯⋯⋯⋯⋯⋯⋯⋯⋯⋯⋯⋯⋯

战争 32⋯⋯⋯⋯⋯⋯⋯⋯⋯⋯⋯⋯⋯⋯⋯⋯⋯⋯⋯

第三章 莫斯科大学 39⋯⋯⋯⋯⋯⋯⋯⋯

录取为住校生 39⋯⋯⋯⋯⋯⋯⋯⋯⋯⋯⋯⋯⋯

斯大林之死 42⋯⋯⋯⋯⋯⋯⋯⋯⋯⋯⋯⋯⋯⋯⋯

“解冻” 43⋯⋯⋯⋯⋯⋯⋯⋯⋯⋯⋯⋯⋯⋯⋯⋯⋯

相遇 44⋯⋯⋯⋯⋯⋯⋯⋯⋯⋯⋯⋯⋯⋯⋯⋯⋯⋯⋯

大学生婚礼 50⋯⋯⋯⋯⋯⋯⋯⋯⋯⋯⋯⋯⋯⋯⋯

·1·



前途未卜 51⋯⋯⋯⋯⋯⋯⋯⋯⋯⋯⋯⋯⋯⋯⋯⋯

第四章 初试锋芒 55⋯⋯⋯⋯⋯⋯⋯⋯⋯

省城 55⋯⋯⋯⋯⋯⋯⋯⋯⋯⋯⋯⋯⋯⋯⋯⋯⋯⋯⋯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57⋯⋯⋯⋯⋯⋯⋯⋯⋯⋯⋯

在共青团 58⋯⋯⋯⋯⋯⋯⋯⋯⋯⋯⋯⋯⋯⋯⋯⋯

赫鲁晓夫的悲剧 66⋯⋯⋯⋯⋯⋯⋯⋯⋯⋯⋯⋯

党内仕途的开始 71⋯⋯⋯⋯⋯⋯⋯⋯⋯⋯⋯⋯

机关的游戏 75⋯⋯⋯⋯⋯⋯⋯⋯⋯⋯⋯⋯⋯⋯⋯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78⋯⋯⋯⋯⋯⋯⋯⋯

特殊现象 78⋯⋯⋯⋯⋯⋯⋯⋯⋯⋯⋯⋯⋯⋯⋯⋯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83⋯⋯⋯⋯⋯⋯⋯⋯⋯

第六章 在老广场 88⋯⋯⋯⋯⋯⋯⋯⋯⋯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88⋯⋯⋯⋯⋯⋯⋯⋯⋯⋯

政治局和总书记 90⋯⋯⋯⋯⋯⋯⋯⋯⋯⋯⋯⋯

勃列日涅夫时代 95⋯⋯⋯⋯⋯⋯⋯⋯⋯⋯⋯⋯

首都生活 97⋯⋯⋯⋯⋯⋯⋯⋯⋯⋯⋯⋯⋯⋯⋯⋯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102

⋯⋯

⋯⋯⋯⋯⋯⋯⋯⋯⋯⋯⋯⋯⋯⋯⋯⋯⋯⋯⋯⋯⋯⋯

勃列日涅夫之死 110⋯⋯⋯⋯⋯⋯⋯⋯⋯⋯⋯⋯

·2·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115

⋯

⋯⋯⋯⋯⋯⋯⋯⋯⋯⋯⋯⋯⋯⋯⋯⋯⋯⋯⋯⋯⋯⋯

送别安德罗波夫 115⋯⋯⋯⋯⋯⋯⋯⋯⋯⋯⋯⋯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125⋯⋯⋯⋯

契尔年科之死 131⋯⋯⋯⋯⋯⋯⋯⋯⋯⋯⋯⋯⋯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136⋯⋯⋯⋯⋯⋯⋯⋯⋯

第八章 总书记 144⋯⋯⋯⋯⋯⋯⋯⋯⋯⋯

“手稿烧不尽” 144⋯⋯⋯⋯⋯⋯⋯⋯⋯⋯⋯⋯⋯

·3·



戈尔巴乔夫简介

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Mikhail Sergeyevich（1931 ～ ）
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1985 ～ 1991），苏联总统 （1990 ～
1991）。1931 年出生于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俄罗斯人。早

年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机械与拖拉机站工作，1952 年加

入苏联共产党。1955 年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获法律学

位。毕业后历任共青团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斯塔夫

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边疆区党委部长，斯塔夫罗波

尔市党委第一书记，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等

职。1970 年 6 月起连续当选为最高苏维埃第八至十一届代

表。1971 年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78 年入选中央书记处，

主管农业工作。1979 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 年为

正式委员。1984 年 4 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外交

委员会主席。1985 年 3 月继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

记。在职期间，戈尔巴乔夫积极推行“全面改革”的方针，

在 198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 27 大上，作了关于加速经济发展

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政治报告。1988 年 10 月，任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9 年 5 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 年 2 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要对苏共进行革命性改

革，修改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文，重新考虑民主集

中制，并建议实行总统制；1990 年 3 月 15 日任苏联总统。

1991 年苏联 8·19 事变后，于 8 月 24 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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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一职，并以未能反对“政变”为由，建议苏共中央自行

解散。1991 年 12 月 21 日苏联解体，25 日，戈尔巴乔夫宣

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1992 年 1 月后，担任俄罗斯社会经

济与政治研究基金会领导工作。1990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著有《改革与新思维》、《讲话和文章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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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选中央书记

第一章 当选中央书记

1978 年，11 月 27 日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

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治生涯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 年

11 月 27 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我在全会

上当选为中央书记。

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 月 25 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

午 12 点，我来到既是老乡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

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要好，当天他过 50 岁生日。

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

住宅里聚集了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

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按照俄罗斯人的方

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

曲。另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

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

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不例

外。50 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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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

任”。有时会就这样的问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

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

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查明戈尔

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把我拉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

午便把电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

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

“你打错电话了。”⋯⋯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来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

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

巴乔夫的人。

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

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找你。点把我们都给开了⋯⋯”“好，

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

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

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办公室，以

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

一坐，说说话⋯⋯”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

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

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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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重心长的祝福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

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

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然而这次谈话

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

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

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

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

不爱说话的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

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

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

事. 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

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

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

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

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

“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

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

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

·5·



戈尔巴乔夫第一手记（上）

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

“得了吧你！打了 23500 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

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

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

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最近我同库

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

大概指的是 1978 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

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

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

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

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

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

讲了。”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

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 再

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为什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

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

·6·



第一章 当选中央书记

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

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 98 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

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尽，这里

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

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

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

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

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

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

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人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

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

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 25 年，其中

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 9 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

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

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

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

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 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

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

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

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

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作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

央行政机关部部长 H. H. 萨温金对我说，是 A. 基里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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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萨温金听

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

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

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

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

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

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因此事情就仅仅停

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

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

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

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

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我对

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

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对方

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

1970 年初至 1978 年 11 月担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

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最高苏

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

找 到了公开陈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

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

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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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

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 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

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仅仅限于交

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

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我说。“经营不善、亏损

的农庄多给；搞得好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

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得不到我们的

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

或者破产，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

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你真聪明，”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

尔，坐井观天。这边俄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撂荒。得

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

可‘采取措施’，‘拯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

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正常，

结果却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

活口⋯⋯ 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 1965 年三月全会感到自

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

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大

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

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

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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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

不欠债，是你欠债⋯⋯ 什么全颠倒了⋯⋯”

库拉科夫的反应十分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

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

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拖拉机，搞收

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

且是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

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

却不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

当。他连组员都不是。

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 60 年代末参与了破坏

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

“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

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 72 页。1977 年 12

月 31 日深夜 3 时完成最后一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

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

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

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

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送给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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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 月 3 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

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

月 4 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

央第一书记 f. M. 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

记之后，让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

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心：哪怕以

“压缩”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

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

（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

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

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

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的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

“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

议有些话不要讲的。主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 1978 年 11 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

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

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边，它在

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

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

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才明白事

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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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

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

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

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

量。首先是格列奇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

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还有谢尔比茨基

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

依靠级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

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

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

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

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 年 7 月库拉科夫淬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

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

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许多情况

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

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地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

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

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

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

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

板。

安德罗波夫“因素”

1978 年 8 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

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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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

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

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

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

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

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

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

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

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

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

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 1975 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

而出：

“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习惯了

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

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时日不多⋯⋯”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平

均年龄接近 70。人们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

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

·31·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